
2019年年末，Brew Note 文化沙龙邀请了新当选的民主派区议员分享。图：周保松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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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咖啡馆与一个灿烂时代：香港Brew Note，他们曾在这里实验公共
生活

“你经历过这些美好，要彻底把自己变成非政治人、非公共人，纯粹是一个消费者，过私人生活，这是不容易的。”

香港 深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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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沙龙 周保松

快要告别2022年时，一家咖啡馆的结业通告在早已习惯道别的香港掀起一阵骚动。


咖啡馆Brew Note Coffee Roaster藏在北角堡垒街，已经营业八个春秋。这是一片老旧居民区，咖啡馆

门面也低调，那几天却被围得热闹。结业前一天是平安夜，客人们下午时分就排起长龙，有的三五知己来

追忆，也有熟客一人前来，静静坐吧台看店员手冲咖啡。

趁着单子快忙完，老板洪嘉伟（Vincent）偷闲出来做访问。今年31岁的他开了酒吧、居酒屋和数家

cafe，Brew Note是他第一个尝试，2014年开张。匆匆跑了八年，此刻他和这城一样倦怠。 


“在香港经营小生意的人，这几年经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，一间铺头怎么挣扎都试过了......你看不到希望，

也没有地方可以反抗。”靠在店门口一人沙发上，Vincent回忆起这些年不断收紧的防疫政策，移民潮又卷

走一批批熟客。他想是时候放下了，但又明白，Brew Note意味的不仅仅是一间店铺。


伴着橘黄灯光和咖啡香，这天人们回想起那个似曾相识的年代：有人记起香港蓝调乐手的一场场演出，有

人记得2019年烽火连天的日子在这里寻得一丝安心，更多人念念的，是每月一场的文化沙龙：政治学者、

大律师、文化人、区议员甚至明星歌手都曾经前来，往吧台一靠就开始演讲，狭长的咖啡馆被各路市民挤

得水泄不通。

创办这文化沙龙的，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，他此刻短居台湾，在政治大学做访问

学人。在台北收到Brew Note要结业的消息，他一阵唏嘘，“这些讲者之中，有人在狱中，有人被告，有人

已经去了外国......” 


在政大附近一间明亮宽敞的咖啡馆，他挂念远方的香港，想起那一个小小空间中人与人之间曾迸发的化学

反应，“那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一个灿烂时代的缩影”。

稀缺的空间资源，无限的化学反应 


美茹第一次到访Brew Note，是2019年2月，她和朋友一起去参加文化沙龙之黄耀明分享。美茹来自中国

大陆，中学时就是达明一派的粉丝，后来黄耀明和达明一派在中国先后被禁，她反而更想听歌，更想了解

那些音乐背后的香港。2018年她来到这城读书。


在咖啡馆，她第一次见到黄耀明。听众太多，很多人挤不进去，美茹和朋友们都在店外站着，老板于是在

门外摆了萤幕，同步转播。相比偶像，黄耀明更像一个熟悉的朋友。这天他分享的主题是“这个璀璨都市，

光辉到此？”借用了达明80年代的歌，添了一个问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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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茹记得，那阵子占领中环案开审了一段时间，城市中回荡着低气压。“知道香港前途很麻烦，但见到这个

人，感受那种氛围，有一种互相取暖的感觉。觉得有这样的人在香港真好。”交流环节，她对黄耀明说，

“大陆粉丝还是有自己渠道听到你音乐的，不用担心”，黄耀明开心地笑。

对来港不久的美茹来说，这是一个独特的香港：在一个小小空间，不同界别的人安心地相遇、交流。 


空间在香港是稀缺资源，从一开始，Vincent就明白这个道理。“我们给了租之后，如果其他人想分享，就

一起来用。空间是有很多可能性的。”

是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文化活动？Vincent笑言自己是“假文青”，爱听爵士，爱看点书，但说到底只想好好做

咖啡。

“我就想推广精品咖啡，培养一些咖啡师，让这个行业可以持续，自己也可以生活，这样已经很浪漫。”他

中学时就爱上咖啡，毕业后不升读大学，跑去钻研咖啡，2011年获得世界虹吸式咖啡师世界大赛香港区冠

军，随后又获得一系列专业资格。

那些年香港精品咖啡店甚少，连锁品牌依然是主流。2014年，Vincent寻得家人和朋友合资，胆粗粗开了

Brew Note。名字取自美国经典黑胶厂牌Blue Note Records，选址北角内街的原因很简单，“我夜晚在

门口炒豆，也没有人投诉，邻居还当成一道风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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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ew Note 老板 Vincent 笑言自己是“假文青”，爱听爵士，爱看点书，但说到底只想好好做咖啡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安静的街巷，化学反应很快发生了。有蓝调乐手看店家招牌，猜到老板喜欢爵士，一来一往就开始合

作，每月两场蓝调演出。2017年夏天，周保松和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林道群一起到访Brew Note，

第一反应就是，“这地方几适合搞沙龙啊。”

80年代从广州移民香港后，周保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英国约克大学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习政治哲

学，最后回到中大教书。作为一名自由派的公共知识份子，他多年来在中港两地的大学和城市中作公开演

讲，相信思想的碰撞不应局限于象牙塔。他在家中主持读书会，雨伞运动时在添马公园的草地上和市民分

享关于民主、自由、正义的思想脉络。

在雨伞运动后的沉郁气氛中，他赴台湾政治大学访问一学期，仍不停歇，在政大附近的咖啡馆“道南馆”主

持读书会。道南馆有一个地下室，周保松在其中和年轻人一起读《小王子》。半年短居后，他于2017年返

回香港，很快行动起来，到处寻找场地，“想试试在城市中心，做思想沙龙”。

恰巧，道南馆的老板与Vincent相熟，遂介绍认识，缘分就在港台间流动起来。 


“经过雨伞运动，我感觉到这个城市有强烈的需要做思想讨论。大家经历了

反国教、雨伞，累积了很多困惑......不仅仅是年轻人，是整个社会大家有很

多困惑，关于政治的困惑，关于这个城市如何走下去的困惑，大家都有。”

周保松说。

他观察，尽管这城一向崇尚即食的消费文化，但改变已经发生了。 


对周保松的提议，Vincent态度很开放，“我一直觉得cafe是有这个可能性的，去做沙龙，我也没有什么压

力，大不了来数十人来啰。”



创办文化沙龙的周保松此刻短居台湾，在政治大学做访问学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咖啡，围炉，陌生人一起为香港把脉 


文化沙龙2017年8月开麦，第一场由周保松主讲“好生活的政治”，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人。和蓝调演出一

样，沙龙在晚上举行，来者不需要额外付费，买不买咖啡都可以。

Vincent当时心想，周保松叫座力厉害。“但第二场讲尼采，我心想没什么人了吧？尼采喔，这么学院喔。”

没想到听众再次挤爆咖啡馆，队伍甚至排到了街上。

当时主讲的是黄国巨，香港学者，钻研尼采哲学，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与创作系，他的演讲题目是“绝

望政治与尼采的启示”。那几年，黄国巨留意到，在低沉的社会气氛中，一些人开始将尼采哲学扣连香港现

实作解释，他的著作也一时热销，但演讲开始他马上强调，尼采曾经批判民主、平等的理念，其学说也曾

被纳粹借用，简单地诠释尼采哲学十分危险。

在人挨着人的咖啡馆，黄国巨试图阐释尼采的复杂性，再和听众一起理解何为绝望，如何面对绝望，如何

重拾行动的意义。时隔五年多，当天拥挤的现场和听众渴求的眼神让他至今难忘。

“我不算有号召力的人，以前也做过一些沙龙，有些时候真的是小猫三四只，很多人报名了但不来的，”黄

国巨说，而2017年9月这场文化沙龙如此受欢迎，他想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气氛，“当时香港很多事情发

生，社会有些动荡、危机、转变和不安，是充满困惑的时代，社会对哲学很有兴趣。”



沙龙很快有了雏形，每月一个重要议题，讲者分享一小时，然后再有一至两小时交流互动。这不是轻松的

工作量，周保松找来数位义工朋友，大家各施其职：出版人林道群负责海报设计，公民记者萧云负责拍

摄，又有朋友做现场录影。后来摆了捐款箱，来者随缘乐助，杂志编辑余国良管钱。“每场两三千元，支付

摄影、录影的费用，再给一点场租。”每次开讲，周保松就自己开车运音响去Brew Note。

最费心神的是议题设定。周保松说，他刻意不想通俗，不想取悦大众。“甚至刻意不那么friendly，谈尼

采，谈汉娜・鄂兰......我们不是要去迎合潮流，不管人多人少，只要议题重要，就认真讨论。”

其实他心里有把握，严肃的公共讨论在香港是有市场的。雨伞运动时，他在街头、在草地和市民谈政治谈

哲学，一谈两三小时。“香港人完全准备好了，坐着去倾两三小时，去思考一些很深的问题。”

沙龙主题多元，最初两年有学者谈香港社运、回顾雨伞四年；有梁文道谈中港互动、分享北京视角的香

港；金庸去世的时候，曾活跃于文坛的大律师吴霭仪来分享金庸作品。话题并非全然政治，周保松也找来

台湾哲学学者钱永祥讲述动物权益，香港资深社工王惠芬谈抑郁症。

到了2019年，整个香港都在震荡，每月议题更密切地与这城共振：有份创立支联会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分

享六四事件三十年，传播学学者李立峰分享抗争新模式，前立场新闻特约记者何桂蓝讲述直播现场，到了

运动尾声，则有作家陈冠中讲述“全面管治”，还有新鲜出炉的民主派区议员来分享。

“我很清楚意识，北角沙龙是一个城市中的沙龙，和我在大学搞的不一样......我是在城市之中，当时确实有

一种野心，希望这个沙龙为城市中的人提供一种角度，去看见在这一刻，什么是重要的议题。”周保松回

忆，来参加沙龙的人来自不同年龄、背景，无须报名，也没有具体统计他们的身份，但他留意到，2019年

听众越来越多，更多了年轻的面孔，“他们对香港当下发生的，有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有自己的行动，但他们

也有困惑，觉得需要帮自己想清楚。”

自从2018年第一次参加梁文道主讲的沙龙后，Jack就被吸引了，24场沙龙他出席了六七成。他今年50多

岁，从事翻译，起最初去沙龙，他说是想多了解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。

“香港变化真的很大，我们原本珍惜的东西一直在消失，我就想认识更多历史渊源，它怎么变成我们珍惜的

样子，还有之后怎么走下去。”Jack说，日常中自己总是和相似背景的朋友聊天，而在沙龙，他想听听不同

年龄、不同职业的人在想什么。

不过，相比知识的吸收，更让Jack难忘的是沙龙的氛围，那种人与人之间亲密分享的气氛。 


“大家距离很近，很少有地方讲者和参与者之间距离这么近，他们坐在吧台，脚真的近到可以踢到你。你觉



得是在和一个朋友聊天，你拿着一杯饮料，他又拿着一杯，有一种围炉共聚的感觉。”Jack说，就在这样的

氛围中，“一百多人数小时一起为香港把脉，大家花一些心机和时间，去思考这个城市的过去、现在和将

来。”

王惠芬曾创办服务少数族裔的NGO融乐会，多年来争取少数族裔平权，亦是文化沙龙其中一位讲者，现已离港，图片拍摄于2017

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Brew Note搞文化沙龙之前，王惠芬记得，香港少有这样的活动，讲座要不在大学校园之中，要不就是

去楼上书店。“在咖啡店做沙龙，感觉很不一样，饮食和沙龙是很magic的结合，而且很开放，海纳百

川。”

王惠芬是资深社工，创办服务少数族裔的NGO融乐会，多年来争取少数族裔平权，2014年成为“和平占

中”的义工，是香港公民社会的重要人物。雨伞运动后，她患上抑郁症，几经努力才走出阴霾。2018年夏

天，周保松邀请她去Brew Note。

王惠芬至今记得那天的氛围，她坐在吧台上演讲，一百多人紧紧围着她。她分享自己走过的路，同时也被

这样一种围炉互助的气氛所感动。讲座后，许多陌生的市民在脸书上发私信给她，诉说自己的害怕和压

力，询问精神病的就医经验。后来，王惠芬也成为文化沙龙的常客。



“在低沉的时候，一种We Feeling很重要，就是一种同在感，归属感，会减少自己的孤单。”王惠芬说，

“而且这家cafe的感觉真的好自由，你进去了买不买饮料都可以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在香港要面对交租的问

题，这是不可逃避的，所以老板当时那样做，是一种慷慨和胸襟。”

咖啡馆Brew Note Coffee Roaster藏在北角堡垒街，在一片老旧居民区中，咖啡馆门面也低调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惩罚太多，奖励太少 


Brew Note结业前几天，美茹一个人去喝咖啡。转眼来港四年多，她说上一口流利粤语，毕业后决定留港

工作。

“中期来说都会在香港，但不敢说永远。”美茹想，香港变了太多。她仍经常去其他地方听讲座，但感觉气

氛不同了︰不少活动变得低调，有的事先不宣传，也有的角度变得更为学术。

“之前最重要的是分享时不担心有什么后果，现在搞（活动）的人自己就担心之后有没有危险，现场也要求

大家不要公开、不要拍摄。大家也没有那么敢提问了，因为你不知道身边一起听的人是谁。”美茹想念文化



沙龙让人安心的氛围，人与人之间没什么戒心；相比起讲座内容，她更记得在这里结实的、具体的人。

有一次沙龙结束后，一个女生过来对她说，“刚才听你提问，就猜你是中大学生。”两人就这样认识，渐渐

成了好友，又加上一些同样在沙龙认识的朋友，有了一个圈子，常常饭聚聊天。她也记得在沙龙曾经见过

的香港年轻人，后来流亡海外，又记得李柱铭在讲座结束后说“年轻人是希望”，郑重地和她与朋友合

照......

时至2019年6月底，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主讲“无大台——理解抗争新世代”题目时，有大

汉登门骚扰，幸而最后和平散去；周保松说，反修例运动后半场的转变愈发明显，人们担心被人举报和曝

光身份。10月6日星期天晚上，文化沙龙请了陈冠中来讲“全面政治和全面管治”，当时港岛警民冲突不

断，港铁宣布提早至9点结束，沙龙仍如期举行，但首次决定录影时不拍摄观众的脸。

在城市中央实践公共生活愈发困难。后来，诗人北岛原订11月主讲的沙龙因为安全考量而取消。到了

2019年12月30日，社会运动一时平静，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来讲“从汉娜・鄂兰看逆权运动”。没想到，

这成了Brew Note中最后一场文化沙龙。

一种全新的肺炎病毒突然来袭，半年后，港区国安法由人大颁布、直接在香港执行。在疫情政策和国安法

双重夹击之下，一切戛然而止。



Brew Note老板洪嘉伟（Vincent）今年31岁，开了酒吧、居酒屋和数家cafe，Brew Note是他第一个尝试，2014年开张。匆匆跑
了八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谈论公共生活一时变得奢侈，许多空间先要解决存活问题。Vincent说，为了维持生意，他们做了许多尝试

︰限聚令之下，要重新布局咖啡馆，增添隔板；禁止堂食，就要想如何多做外卖生意；不断推出新产品，

让大家多买咖啡豆，多叫外卖；后来又要仔细检查顾客的疫苗通行证，免得被处罚......

2021年年初，他们甚至尝试翻新咖啡馆。“这也是一种挣扎，看看能否装修一下，买一个希望？最初效果

不错，多人来打卡。但很快，新一波疫情又来了，堂食又开始受影响。”Vincent说。

“太多惩罚，太少reward（回报）了。很多人只是很单纯，想让社会有多些不同的事情发生，有一些好的

店铺，有良心一些去做自己的事情......无reward，你reward了谁？”Vincent不断反问。

大家困在香港的这几年，消费转向本土，香港精品咖啡店如春笋般爆发，Vincent估计目前全港有两百多家

精品咖啡店。不过他判断，这只是虚荣的景象：在大规模移民潮之下，本地市场承载不了如此大量的供

给；虽然一些咖啡店时常排队等位，但其实繁忙时间很短。

挨了三年，等一些老店员都因移民而道别时，Vincent觉得，不如结业吧。 


“完结不是最坏的选择，最惨的是看着它一直变差。 ”Vincent说。 




2022年年末数天，Brew Note的熟客们又把狭长的咖啡馆挤满了，小小空间再次感受久违的热闹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当你在思想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


得知Brew Note要关门的时候，王惠芬已经身处英国。 


反修例运动结束后，香港政界翻天覆地，公民社会散场，学界也人人自危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险，王惠芬

不得不离开香港。“当时的氛围真的让人很怀念，我现在不是太方便回来香港，只能透过接受这次访问，表

达对这间cafe的想念了。”王惠芬在越洋电话中说。

曾经参与Brew Note文化沙龙的讲者，如今有的身在狱中，如独立记者、曾参选2020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

的何桂蓝；有的突然成了被告，如2019年参与818游行的李柱铭、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的吴霭

仪；也有的已经离开香港，如学者罗永生；歌手黄耀明则尝试另一片天地，在台湾、英国边走变唱。

而周保松再一次决定离开香港喘口气。2022年夏天，他赴台湾政治大学作学术休假，为期一年。 


“我想大家都在摸索，不知道界线在哪儿，不过人始终需要公共生活的，尤其这十年，大家都过了不同形式

参与的公共生活。你经历过这些美好，要彻底把自己变成非政治人、非公共人，纯粹是一个消费者，过私

人生活，这是不容易的。”周保松有这个信心，他相信人还是需要在思考中把握自己的自主性，“当你在思

想的状态，你觉得自己是活着的，生命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。”

没什么意外，他希望2023年返回香港。他觉得，在这城仍有许多可为。 
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21125-whatsnew-hongkong-612-humanitarian-relief-fund-sentencing/


2022年12月24日平安夜，是Brew Note最后一天营业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2年年末数天，Brew Note的熟客们又把狭长的咖啡馆挤满了，小小空间再次感受久违的热闹，大家仿

佛又在一起了。Vincent觉得，一时捧场维持不了一份生意，不能天天告急来吸引客人，就像最近旅客都涌

向日韩，香港商家生意冷淡，这也是难以逆转的趋势。

“无论社会以后变成怎样，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分享了很多记忆，很坚固的，

不会改变的。这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大家不舍得Brew
Note的原因，不单单是

因为咖啡。”Vincent说。

那几天，Jack自己一人去Brew Note喝了杯咖啡。这几年他身边许多朋友都移民了，但他不打算走。一来

没有紧迫的风险，二来他说还没有失去希望。

“我对香港还没有厌倦。”Jack说着。 
 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。门关上，又忍不住再打开。 


今年1月5日，Vincent约了蓝调乐手Ram和蓝调口琴家、结他手等，再去咖啡馆演奏一次，来一次正式的

道别。“大家都不问表演酬劳，为着一个情意结，在Brew Note最后时刻玩一下音乐。”Ram说。那天晚

上，小小咖啡馆里大家玩得痛快，倒没有多少伤感，“可能大家都接受了事实......虽然对这个地方很有感

情，不过一件事结束或许会有更好的未来萌生。”

从八年前开始，Ram就不时在Brew Note演出，这些年一切都不容易，但他还在努力创作。他有点兴奋地

说，近来刚刚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《19-22 Blues》，纪录这些年的状态。



有点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首歌，他本来填好词了，最后还是担心，又删了。想说的都留在音乐里。 


（为尊重受访者意愿，文中美茹为化名。） 


2023年1月5日，Vincent约了蓝调乐手Ram和几个朋友，再去咖啡馆演奏一次，来一次正式的道别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
